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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明清时期徽州出家现象考论

康 健

                                                                                            

　　

　　                                                                                             

　　

　　

当前徽学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徽州宗教信仰关注不够，成果甚少a，

而对徽人出家为僧尼的关注则更为不足，尚未见专题研究。徽州以程朱理学故里自居，理学独盛，

出家为僧尼的记载亦为难寻，这可能是造成研究困难的原因之一。笔者在查阅族谱和相关文献的过

程中，发现了有关徽州出家为僧尼现象的记载，颇为珍贵，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徽州社会实态不无裨

益。笔者试就明清时期徽人出家为僧尼的现象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明清徽州出家者的身份

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百姓生计较为艰难，加上遭遇家庭变故。这时徽州

社会中出家为僧尼的现象日益凸显，涉及各种社会群体。

1.农民。徽州田少山多，不宜农耕，广大农民生活较为艰苦。“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刚

而不化，高水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

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田，

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b。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徽商崛起，徽州商业兴盛，但是贫富分化

十分严重。晚明时期，徽州已是“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

多”c。明末社会动乱，徽商受到很大打击，徽州本土失去了经济来源，加上邻近地区的“遏籴”，

使得山多田少的徽州地区粮食危机更加严峻，民不聊生。如祁门县“田少山多，时逢荒歉，皆取给

于江西之饶河。邻有遏籴之时，祁民则坐以待毙”d。面对这种形势，对一些难以维系生活的民众

来说，出家为僧不失为一种出路。如婺源人释海心，“家庭贫困，曾为竹工，后来被迫出家，人称

为淡斋和尚”e。又如云外大师，“名行泽，婺源汪氏子。幼丧父母，贫苦彻骨，决志出尘。崇祯癸

酉，投云谷禅院剃发，法名智泽”f。再如果然，“休宁汪氏子，贩牛为生。一日见牛异相，大惊，遂

摘 要：明清时期徽州出家现象较为普遍，出家者包括农民、胥吏、妇女和士绅等社

会各个阶层。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原因，如因生活贫困、家庭变

故、民族气节等，折射出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动荡不安，以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

出家为僧的遗民，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颇有建树；或在出家后一心向佛，成为“名僧”，

推动了徽州佛教事业的发展。徽州宗族对出家现象的不同态度，显示出徽州社会存在多

元、多样的生活方式，也说明徽州宗族社会存在松懈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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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业”，后来“乞剃发服勤五载”，亦出家为僧g。明末清初，徽州地域社会秩序处于极度不安之

中，缺粮危机引起了严重恐慌，流寇四窜，以富著称的徽商成为流寇掠夺的对象，而“黔兵案”h

又进一步加剧了徽州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时的徽州成为“海内第一危邦”。在这种失序的社会背

景之下，广大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出家为僧实为求生的一种无奈之举，在当时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2.胥吏。衙门当中的衙役、长随、代书等都是一种身份低微的职业i，徽州宗族一般都极力反

对族人充当这种职业。一般来说，充当这种职业的人大多为贫民百姓之家。胥吏不拿官府俸禄，

生活较为贫困，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的生计更为艰难，出家为僧也是一种不是无奈的选择。如

黟县僧人释照通，“初为衙役”，后来“削发来婺源平案山苦修净土，寻住碧云庵”j。

3.妇女。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势力强固，理学盛行，对妇女的束缚尤为严重，因此，徽州的妇女

节烈风气盛行，正如清初徽州著名学者赵吉士所言：“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k一般

来说，徽州妇女都是守在家中，相夫教子，侍奉舅姑，与出家没过多的联系。但明清之际徽州也出

现了一位出家为尼的妇女周尼，其为婺源胡元靖继妻，其夫被陷害入狱，后在周氏帮助下出狱，过

着拮据的生活，“凡十余年死，仆俱去，周氏独携量奴婢扶榇归”。在将丈夫归葬祖籍德兴后，其

夫“前妻与子均无养意，遂仍归婺源，依囊时保媪，遂为尼⋯⋯乡人重尼节，筑庵居之”l。周氏是

因遭家庭变故而出家为尼。在理学独盛的徽州，妇女出家为尼的现象较为罕见。

4.地方士绅。他们多具有较高的科举功名，或为举人，或为进士。如汪沐日为崇祯癸酉举人，

为僧后自名宏济，或作正济，号益然；凌世韶，崇祯甲戌进士，授宁化令，升户部郎中，甲申弃家隐

黄山，后居白门天界寺之万松庵为僧，名大时m；释行印，天启年间曾任内阁中书n。又如，无知，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曾任县令，被革职后入佛门，在掷钵禅院拜无易和尚为师，法名智

灯，著有《净土诗集》，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显圣寺o。明末清初徽州士绅出家为僧多与政权

更迭、“异族”统治有关。明朝灭亡，意味着汉人建立的王朝结束，在明代遗民看来，满洲建立的

是“异族“统治，这种亡国之痛，在这些遗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因此，有些遗民组织各种武装

反对清廷统治；还有一些遗民选择归隐山林，不与满清王朝合作；甚至有些遗民选择出家为僧，

皈依佛门，通过信仰宗教来忘却世俗的喜怒哀乐，求得解脱，如渐江、朱耷等。不论选择哪种生

活方式，明代遗民p的这些行为都是士大夫气节的表现。明末清初，徽州遗民在面对王朝更迭的

现实时，有些士绅组织义军与清军对抗，试图挽救明王朝，著名的有抗清义士金声、江天一等，这

些人最后都归于失败，为国捐躯，名垂青史，受到后世人们的尊重。与这些积极和清廷武力斗争

的遗民不同的是，还有一部分遗民没有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而是选择出家为僧，归隐山林。上

述徽州士绅即是如此。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徽州出家为僧尼者的身份较为复杂，包括农民、胥吏、妇女、士绅等各个

阶层q。

二  明清徽人出家后的生活

明清时期，尤其是在鼎革时期的徽州，一些遗民选择出家为僧。出家之后，有些人转而从事文

学艺术创作，颇有建树；有些人在出家后一心向佛，成为“名僧”，推动了徽州佛教事业的发展。

近代徽州著名学者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记载明季遗老时，特意记录了三位出家为僧的遗民：

“明季歙中遗老，三僧最著名。一汪沐日，字扶光，石冈人。崇祯癸酉举人，甲申入闽。为僧

后自名曰宏济，或作正济，号益然。著有《友林漫言》（注：查《友林漫言》，府志以为王芦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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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解》、《庄通》诸书。与江文石至契，曾为闵宾连审定《黄山志》。死于扬州，汪扶晨归其丧，

葬青鸾峰下。黄宗羲为作塔铭。

一凌世韶，字宫球，或作官球，号苍舒，沙溪人。崇祯甲戌进士，授宁化令，升户部郎中。甲申弃家

隐黄山，后居白门天界寺之万松庵为僧，名大时。著有《汭沙草》。殁于庵中。士人私谥为文节先生。
一即渐江，渐江事母纯孝，赴闽后始为僧也。彼时吾乡以金、江之殉难，又黄石斋亦被执于

徽，忠愤激发，节义之士，以弃磅礴郁积之气，寄之诗、书、画者尤众。乾嘉以后，以禁网严密，一

时科举中人，各取肤仕，遂以遗老为不祥物，无敢表章，湮没多矣。如渐江之高洁，程垢区之郁

愤，乃但以画称、以刻印称。其生平志行，俱不见于志乘。吾友汪鞠卣言，见垢区诗歌长卷，与杨廷

麟有关，疑其曾参与江西义军。”r

许承尧认为三位僧人是明代歙县遗老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很高。这三位遗民都

是在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之后出家为僧，均与王朝更迭，不甘为“异族”统治有关。

选择出家为僧的方式，不但使得个人生命得到维系，而且可以文化创造的方式，在文学艺术

创作中来寻找对亡国的思念之情。如汪沐日著有《友林漫言》、《易解》、《庄通》等书，他还为闵

宾连审定《黄山志》。死后，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为其做塔铭；凌世韶著有《汭沙草》。

汪沐日、凌世韶和渐江，这三位出家为僧的士大夫，或从事诗文创作，或从事书画创作，他们

以各自的生存方式，表达对明王朝的怀念。明朝的灭亡，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个悲剧，可能预示着

仕途的结束。但是他们选择出家为僧，从事诗文、书画创作，在诗文和书画艺术上获得了成功，同

样为后世所推重，这方面渐江可为典型代表。

渐江，名江韬，字六奇，为僧后自号渐江学人、渐江僧，又号梅花古衲，歙县人。明亡后，他去

往福建出家为僧，从事书画创作，以诗文、书画自娱，终于有所建树，形成了“境界高阔，笔墨凝

重”的独特风格，被奉为新安画派之鼻祖。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海阳四家”。又和髡

残（石溪）、原济（石涛）、八大山人（朱耷），并称“四僧”，在明清画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由渐

江开创的新安画派，在清代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明清之际，除了以上三位著名高僧外，徽州还有众多人士出家为僧。丁希勤在其专著第三章“徽

州佛教”共列举明至清前期徽州僧人45人，其中徽州籍的为8人，分别为云外、无易、果然、文齐、檗

庵、白毫、吴山、渐江。其中，歙县5人，休宁1人，婺源2人。檗庵为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崇祯四

年授吏科给事中，后因直言进谏入狱，出狱后入佛门隐居，著有《檗庵别录》6卷；吴山为崇祯六年

举人，次年会试第一，后在福建入佛门s。他们皆为明末清初时人，当时国家“变色”，他们出家为僧

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此外，丁氏专著附录“徽州历史上的名僧”中，列出明清时期徽州“名僧”33

人，徽州籍的为12人，即释海球、释海心、释真柏、释真松、释照通、周尼、一九和尚、释文齐、释妙

参、释行印、释普信、恒证据t。徽州籍“名僧”占明清时期徽州名僧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他们中有些

人发展了佛教理论，促进了徽州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如文齐，歙县人，55岁出家，“为僧仅七年，

不谈禅，不持诵，止言万法俱空，一善是实，惟劝人行善而已”u。恒证据，“年十三，削发遍参丛席，

依天童十五载。后衍化庆学、水西、断山、梓山、杉山，最后住黄山慈光寺暨开黄禅院，为黄山燃一

灯”v。无易大师，名大守，婺源张氏子w，拜寓安和尚为师，“法嗣专事净土一门，继主掷钵禅院主

持，多所创作。顺治八年卒”。果然，休宁汪氏子，出家为僧后，创建香山庵x。

三  明清徽州宗族对出家现象的态度

明清时期徽州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势力强固，族规家法严密，秩序井然。正如赵吉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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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y

不过，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是否如此整齐划一呢？显然不是。赵吉士言论显然只是就徽州总体情

况而言的，具体到徽州各个县域的宗族，其实际情况与之有较大差异。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就是如

此。据族谱记载，该宗族从宋到清初有不少人出家为僧。最早的一例为南宋初年，贵谦秩下8世孙程

昊出家。明代永乐年间，贵谦秩下18世程星祐出家。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出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如贵

恩秩下中村派24世程廷光，贵谦秩下一清派25世程世昌，贵谦秩下一清派26世程玄龙，贵恩秩下林村

派26世程汝尚，贵谦秩下一清派27世程尚质，贵谦秩下一清派26世程玄龙，等等z。研究发现，出家

人数最多的为贵谦秩下一清派。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出家为僧的具体原因ヒ，暂时无法判断，但一个

家族中如此众多的族人出家，这种现象出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徽州，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一般来说，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中都严禁族众出家为僧，将这种现象视为异端，若发现有族

人违反禁令，则加以重罚，甚至将其开除族籍。明万历年间，休宁林塘范氏《统宗祠规》“职业当

勤”条规定，“商者亦不得越四民之外为僧道⋯⋯犯者，即系故违祖训，罪坐房长”。这不仅说明休

宁范氏宗族严禁族人出家为僧，而且处罚十分严厉，房长也要受到责罚。不仅如此，范氏甚至制定

出不让族人与僧道交往的规定，“今后族人凡遇僧道之辈，勿令至门”フ。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家规则

规定，“子孙毋习吏胥，毋为僧道，毋狎屠竖，以坏心术”。在此，茗洲吴氏宗族将僧道、吏胥与屠夫

三种职业相提并论视为“贱业”，一概禁止。不但如此，茗洲吴氏宗族甚至还规定，“妇人亲族有

为僧道者，不许往来ヘ”。这些家规显示出茗洲吴氏宗族严禁族众为僧道的决心。休宁古林黄氏家

规，甚至将僧道、胥隶与优娼一体谈论，严厉禁止，“四民之外，又有为僧道、为胥隶，甚且为椎埋优

娼下贱等辈，一有犯者，即以显背祖训之罪罪之，并则坐房长”ホ。 

值得关注的是，善和程氏承海派不仅在族规家法中没有禁止，而且将族人出家为僧的现象记

载入谱，这俨然是明确认可了族人出家为僧这种现象。由此可知，徽州宗族的发展并非总是不断强

化的，也存在松弛的一面。徽州宗族的制度规范与宗族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制度规范是

垂直型的、静态的，而宗族实际运作则是水平的、动态的，后者才是宗族实际活动的真实表现。善

和程氏承海派宗族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徽州宗族提供了一典型例证。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程朱理学盛行，这使得佛道等宗教在发展空间受到一

定的限制。对此，《歙县风俗礼教考》记载：“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

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

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マ赵吉士亦云：“徽州道学之乡，不重二

氏，虽有名号禅师开堂说法，人不响应，旋即废之。所以，明初至嘉靖末已二百余年，只载一人。”ミ

赵氏此言是对明代徽州佛教发展整体状况的论述。

难道明清时期，徽州真的“独无教门”吗？显然不是。赵吉士、许承尧等人的言论只是从“道学

之邦”的角度来说的，并非是对徽州佛教发展情况的真实描述。正如李琳琦在《古代徽州宗教信仰

研究》的序文中所说：“《歙县风俗礼教考》所言要害在‘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途惑者，其教泽

入人深哉’一句，‘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无非是突

出了‘文公道学之邦’的百姓对‘文公道学’之笃信。”因此，这段话仅仅是徽州人追求儒家一统思

想的流露，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ム。

事实上，明清时期徽州出家为僧尼现象也是有迹可循的。出家者的身份较为复杂，概括起来两

种：一种为普通民众，包括农民、胥吏、妇女等各个阶层；一种为士绅，他们多是文人雅士，出家后

从事诗文、书画创作，在文化艺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前一种出家为僧现象说明，明清时期徽州

宗族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具有复杂多样性。一般来说，徽州宗族视僧尼为异端，在族规家法中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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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族众出家为僧尼，且对违反禁令的族众做出严厉地惩罚，甚至将其开除出族籍。但任何事物不

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即使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徽州，族谱中也有民众出家的记载，如前述善和程氏承

海派家族族谱所记。这一现象与徽州宗族普遍禁止族人出家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这表明徽州

宗族社会并非如钢铁般坚固，也存在着松动的一面，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后一种士绅

出家现象，往往出现于王朝更迭之时，其出家目的主要是出于对明王朝的思念，是一种文人气节的

显示。这两种出家现象折射出了明末清初徽州社会动荡不安，以及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

实；一些徽州宗族对出家为僧的默许态度，也说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存在多元、多样的生活方式，

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传统时期徽州社会实态具有一定的意义。

注释：

a目前徽州宗教研究的专著仅见丁希勤：《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论文仅见陈岩：

《明代徽州佛教研究》，安徽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b（明）何东序修，汪尚宁纂：(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版，第66页。

c（明）张涛修，谢陛纂：《歙志》卷1《风土》，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d倪望隆纂：《祁门倪氏族谱》卷续，民国14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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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3年版，第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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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马步蟾修，夏燮纂：《徽州府志》卷14《仙释》，道光七年刻本。 

o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37页。

p关于明代遗民之生计的研究，请参阅孔定芳：《论明遗民之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在文中孔氏对明遗民的

治安生之途、生计状况和治生观念作了全面探讨。

q目前关于徽商出家为僧的现象尚未见到记载，但徽商佞佛现象较为常见。笔者在《明代徽商程神保家世考论》（载《明史研究

论丛》第11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一文中，对徽商程神保崇信佛教致商业衰落的情况有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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ヒ值得注意的是，常建华在研究明代溺婴的原因时，引用明代方承训《复初集》中的例子：“吴老者，东峰吴老人也。老人里凡生

产，男二必以一男出齐民俗入释羽流。何以故？俗不良也。以故老人父母入老人定光院释行。”（方承训：《复初集》卷31《吴老

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8册，第189页。）用该事例来说明徽州有把不想养下来的初生婴儿（男婴）送到寺观的风

俗。他认为徽州家庭生子男二必以一男入寺院，虽不排除迷信佛教的因素，但借此控制家庭人口规模也应当是重要的考虑因

素。常建华的研究显示出，明代徽州社会出于控制家庭人口规模的考虑，将男婴送到寺观，可能也是造成徽人出家的一个原

因。参见常建华：《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137页。

フ安徽省图书馆藏，（明）范涞修纂：《休宁范氏族谱》第六章《谱祠·宗规》，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ヘ吴翟：《茗洲吴氏家典》卷1《家规八十条》，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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